
对岩井俊二来说，导演和音乐家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分界，他很擅长在这两者之间切换

身份。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优秀的电影导演往往也会是出色的音乐鉴赏家。毕竟除了负责调度场

面、把控影像画面和挖掘演员更深层的表演这种“眼观”的层面外，导演还会对声音上的素材做

出判断。一段画面配合什么样的声音，哪段音乐才能更好传递当下章节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这

也是他们进阶的功力。而真正组建乐队，进行亚洲巡演的电影导演并不多见。岩井俊二算是一个

异类。

一个自由的灵魂

在2011年岩井俊二接受专访时，说到在自己生命中，那些可能被忽视和短暂相遇的人，如果

当时没有忽视并且继续相处下去会怎么样呢？这是他构思剧本的方式，换句话说，青春总是发生

在回忆中。而回忆却是朦胧的，甚至是错乱的。

其实在青春易逝的感叹之中，他要谈的并非道德和教化，他只是单纯欣赏着那些在银幕上

跃动着的年轻的生命，这即是唯美，也是所谓"残酷青春"的内核。从青春到成人，世界从来都是残

酷的，这也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回顾岩井俊二自身的经历，可以看出，跟随自己的内心无畏地生

活，大概就是他的人生态度。

岩井俊二成名很早，但从来不以“电影大师”框定自己的路径。拍电影，写小说，组乐队，制作

动画，甚至还曾给杨德昌的电影《一一》剪过预告片。这放在任何成名导演的身上，大概都难以想

象。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像孩子般在世界上玩耍的人。电影、音乐、绘画或文字，都是他的表

达方式。所以，他在自己最新的长篇小说《梦的花嫁》中，借主角之口说：人生，来点异想天开才更

有趣。这可能就是年过五十，却依然保有少年之姿的他获得幸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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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岩井俊二Qa
Q：美国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写过《菊与刀》，她用这个书名对日

本人的性格做了概括：菊花代表美，刀是暴力的象征。你的电影，也有这种特

征：暴力和美这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概念，在电影中却糅合在了一起。日本一些

别的电影也是这样，比如北野武的。为什么会这样？

A：日本这个地方很小，一千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所有好的坏的东西都集
中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有点闷，不透风的感觉。日本这个社会，有点像医院一
样。以前的外国人看日本觉得很糟糕，现在的日本人也变得爱干净了，可以前的日
本人是自己动手去做事情，现在的人却认为社会应该主动提供这一切。现在去
做事的往往是一些没有权势的人，真正有力量有实力的人却不去做。有一个词叫
“他力本愿”———自己不做，而只想着别人去完成自己希望的事情。日本现在
的社会也有歧视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电影中你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我感兴趣的
是表现人最本质的东西。

Q：很多导演都会觉得自己的电影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你的作品中你

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A：对我来说，我的电影更像是我的前妻（笑），我“结婚”后马上就要“离
婚”，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女人”。

Q：对于乐队的发展有怎样的设想呢？

A：我一直希望这个乐队能成为乐队成员们各自不同的理想世界中所重合的
那一部分。这次的新专辑也是这样，每首曲子都是得到了每个成员的完全满意才
成型的。用电影来作比喻的话，就好像是制作一部短片的感觉。在我们这张专辑
里主要使用无电声乐器来伴奏，在我制作电影的这么多年里，一直有一种“只要
有钢琴和弦在，就能演奏音乐”的想法，希望用最少种类的声音来制作歌曲，这一
点至今没变。我也想给听者留下想象空间。

Q：现在看来，Hectopascal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A：做电影真的很辛苦，所以Hectopascal对我来说就是可以休息的地
方，是我的绿洲。电影拍摄的时候倒不怎么辛苦，就是前期构思要花很久的时
间。构思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就好像每天都在摆放多米诺骨牌一样。每天窝在家
里，不与人接触。要是拍一部有原作的电影，就不会有这种痛苦了，但我对这样的
作品却不感兴趣。因为我并不想拍摄一部作品，我是想讲述一个故事，不管过程
多么辛苦。但辛苦的过程太长的话，我就想找个能休息、让我感到愉快的地方换
换心情。而且我刚才也提到了，做音乐就像是制作电影短片集的感觉，这两者是
互相影响的。

Q：这些音乐是不是也和你的电影一样，坚持你一贯的风格？

A：专辑里收录电影插曲，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听众们，一方面也是在重新制
作的过程中再次确认自己的创作是否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一
般来说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但我从来没这么做过。不用说我的
电影和我做的音乐，就连我给电视剧做的配乐都是从我的学生时代起就喜欢的
风格，一直没变过。听众们在听Hectopascal演奏的时候也许脑海中还会浮现
出当初那两部电影的画面，但仅仅是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我希望还能给大家一
些新鲜的感受。这也就是我们新专辑为什么叫作《既视感未视感》，虽然是已经
听过的歌曲，但脑海中浮现的是不一样的画面。既要保留原曲的味道，又要演奏
出新的感觉。对我来说，这就是唯一的创作方式。因为我当导演和做音乐都没经
过科班训练，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样是可行的”，所
以就一直坚持以自己的模式来创作。不管是做电影还是做音乐，我特别喜欢那种
把抽象的概念逐渐构思得清晰化的过程，这也是我在尝试创作音乐时会得到的
乐趣。

Q：2016年7月开始，乐队到中国进行亚洲巡演，怎么看待中国观众的接受

度？

A：和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很喜欢接受多样化的新鲜事物，日本人就很难打
破不同行业之间的固有壁垒。我因为不是一直呆在电影界的，所以就一直成不了
主流。如果一个音乐家想做点音乐以外的事情，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只是喜欢作
为音乐家的你”，然后把你的两种身份加以区分。在中国就宽容多了，只要你能拿
出好作品，他们就会认可，不会把我框定在电影导演或者音乐人两个不同的角色
里。打破别人对自己的固有观念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且我就偏偏喜欢尝试一
些有可能不被别人接受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如果人总是呆在同一个地方，那是不
会成长的。各种各样的经历越丰富越能磨练人，所以尽可能尝试多样的事情肯定
是好的。


